
072024年4月16日 星期二 值班主任：林夏责编 版式：柯丽云
邮箱：mmrbwy@163.com荔风荔风

MAOMING DAILY

风说

你要有真本事
才狠狠地吹

阴影

走不出去
就成为你的坟墓

乌鸦

我黑色的翅膀
在把阳光
扇动

回南天

天空湿漉漉
目光湿漉漉
思绪湿漉漉

我
像一条游走的鱼

缺

父亲离去
母亲离去
像抽走身体的二根骨头
我归去的余生
注定走得
踉踉跄跄

故乡

故乡在梦中
是一棵光秃秃的树

游子在梦中
把这棵树的叶子
摘光了

十字架

父亲敲下的棍子
母亲竖起的大拇指

已在天空
扣在一起
成了我今生的
十
字
架

故人

你走了一年多
电话没有删除你
微信没有删除你
抖音没有删除你

把你拔掉
留下的那个洞子
我无法回填

春天

一块石头
已忘记了痛
在努力
把裂口张开
与春风
对话

一片新叶
怯生生伸出手掌
等待太阳打赏
一份礼物

奔向春天

我与春天的距离
是一朵期待的花
是一个陌生的名字
是一行短短的诗句
是一串浅浅的脚印

今夜
一片绿叶
已载我起航

奔向春天（组诗）

■ 庄家银

朋友说，去化州春游，观赏橘
红花。

我想起家中抽屉的小铁罐
里，母亲就收藏一只橘红果，外表
灰褐色，上有浓密绒毛。至于橘
红花是什么模样？还真没见过。

从湛江市区出发，我们直奔化
州市橘州生态林公园。怀着满满
的新奇，到了一个岭子上，我们陆
续看到了化橘红树。它树形低矮，
枝多叶密。目光捕捉着橘红花
——远看，细碎的白色，藏在绿叶
中，并不甚起眼。待我们打开车
门，一阵醉人的清香便扑面而来！
众人一齐异口同声：哗！好香！

我四处环视，猜想是什么地
方传出的香水味。一时还不相
信，怎会是橘红花？当我走到一
棵化橘树前，嗅了嗅，顿时感觉一
缕幽幽的清香，萦绕在鼻间，再慢
慢渗入了肺腑，一扫晕车的疲倦，
让人神清气爽、精神抖擞！我想
到了桂花，李清照曾称誉它“自是
花中第一流”，若是词人穿越时
光，此时此刻也站在橘红花前，她

是否再斟酌？橘红花相比于桂
花，无论是香气，还是姿态，都有
过之而无不及呀。

然而，橘红花只是安静无声
地开着。一朵朵，一簇簇，一团
团，蓄着一股力量，点缀于枝头绿
叶中。花的形态不一，有的才展
开两三片花瓣，与阳光捉迷藏似
的，半掩着小脸打探着；有的花瓣
全展开了，花瓣反卷，露出一小撮
整齐的黄色花蕊；有的还是圆鼓
鼓的花骨朵儿，看起来饱胀得马
上要破裂一样，仿佛再多看它一
会儿，它就会眨巴着眼睛为你绽
开。坐在树下抬头看，满树洁白
的花儿，如同闪闪繁星，又像一张
张亲切可爱的笑脸。

细细凝视它片刻，心中蓦然
生起一阵感动——橘红花，为你
说些什么好？但千言万语，欲说
还休。待微风拂来，我愿变成其
中一朵，花瓣用不着太完美，颜色
也不用太艳丽，自由自在，不负生
命，悠悠绽放，摇曳生姿，一朵，两
朵，千万朵……旮旯角落，房前屋

后，漫山遍野，春风所到之处，我
们便如浪如潮般绽放！或沐浴阳
光，或自由飘落，风吹来，为天地
间送去清香，凋谢后，为人们结出
丰硕的果实。无论怎样，都是最
美好的模样。

晴空万里，碧空如洗，走在橘
红树林中，空气中弥漫着清香，鸟
儿叽喳欢歌，蜂蝶流连其间，仿佛
置身于人间仙境。我们边走边
看，看看这棵，开得很好，瞧瞧那
株，也开得烂漫，怎么都觉得看不
够。林中游人如织，孩子的欢声
笑语像一串串动听的音符，飘荡
在蓝天下。忽然一孩子惊呼：

“啊，快看！”原来是我的头发沾了
芬芳馥郁的花粉，一只蜜蜂在我
头顶盘旋飞舞……那么多快乐，
皆因橘红花！

橘红花的花期不长，我们恰
逢了它的绚烂时刻。途中看到几
位农妇，在树下铺开大大的塑料
布。我高兴上前问：“要摇花吗？”
她们连连摆手：“不不，花不能
摇。等它自然掉落，晒干泡茶可

香呢。”她们一会儿笑意盈盈地望
着枝头的花朵，一会儿低头小心
翼翼地捡起散落的花瓣，那一股
无限的温柔，就像怜爱着自己的
孩子。

化橘红的药用价值很高。朋
友说，橘红树种下三到五年才开
花，从结果到成熟都很低调，它不
像别的果实五颜六色，它熟了后
也是青绿色的，不仔细看很难发
现。橘红果个儿不大，却是一整
棵树的精华。清代江世琳《橘红
辨》谓“化州所产橘红医家以之利
气化痰功于他药，人皆宝之。”清
道光七年（1827 年）锡宝主寨的

《化州志》谓：“橘红……治痰症如
神，每片真者可值一金。……故
赝者多门而真者难得。”我小时候
一咳嗽，母亲就用几片橘红煮水
给我喝。印象中，母亲很宝贝它，
每次都不用多，但效果确实好。

想到这，我便给母亲打电话：
“妈，我在化州看橘红花哦！”母亲
一听，忙说道：你记得买两只橘红
回来呀！

次第怒放橘红花 ■ 林翠珍

我有一帘幽梦，那是家里的
垂丝茉莉盛开的时候，一串串的
白色花儿，在微风吹拂下翩翩起
舞，像串串珠帘随风飘摇，如诗似
梦。

家里种了两株垂丝茉莉。一
株长在一个高桩的陶瓷花盆里，
是前两年我与母亲逛花店时买回
来的；另一株种在阳台的小花池
里，是去年暮春我用修剪的枝条
扦插成活的，枝叶长得比母株还
茂盛。

垂丝茉莉是马鞭草科大青属
植物，四季常绿，在每年深秋至来
年春天，会开出一串串犹如白色小
蝴蝶般摇曳生姿的美丽花儿。因
为其枝形优美，花儿仙气灵动，是
当下园林花卉界的新宠。我的两
株垂丝茉莉，也凭借其出色的开花
表现，成为我花园里的“优等生”。

去年 10 月刚过，家里这两株
绿油油的垂丝茉莉，从枝条的叶
腋间，悄悄抽出一根根嫩绿的花
序。这花序一天天地伸展，花梗
变长变粗，颜色由绿变红。花序
上垂挂着一簇簇绿色的小米粒。
一粒粒小米粒逐渐长大，外层包
裹的绿色衣裳渐深转红，长成一

个个五角星形状的小花萼，花萼
中间抽出一个圆形的小花苞。小
花苞慢慢长大，褪去浅绿，白色渐
显，倒挂在花序上，像是一粒粒洁
白的珍珠耳环。

一个多月的光景，每一根花
序就缀满了白色的小花苞，犹如
一串串的珠帘，轻轻柔柔地挂在
枝条上。

不知是哪一天清晨的微风来
敲门，这圆鼓鼓的小花苞就再也
撑不住，“砰”的一声就打开了。
五瓣洁白的花冠张开，像是蝴蝶
的翅膀；长长的花蕊俏皮地往上
翘起，宛如蝴蝶的触须；一朵朵的
小白花，仿佛一只只白色小蝴蝶
展翅欲飞。

从去年 12 月初开始，这两株
完成花苞孕育的垂丝茉莉，不停
地告别含苞待放，数十串的花儿
同时接力开放，开成尺余两尺长
的白色花串，在阳台上挂起了两
幅美丽的花帘。

微风拂过，串串优雅的小白
花犹如珠帘在风中飘来荡去。寻
花而来的小蜜蜂，围绕着这片花
海上下飞舞。站在阳台上，耳边
不时传来蜜蜂辛勤劳作的“嗡嗡”

声响，空气中透着隐隐的花香，还
有丝丝的蜜香，让人神怡心醉。

“我有一帘幽梦，不知与谁能
共……”

一阵熟悉的歌声传来，我突
然间好想念远在天国的母亲。如
果她还在，看到盛开得如此美丽
壮观的垂丝茉莉，该有多欢喜
呀。她肯定会揽着这串串花儿入
怀，拍下美图，发朋友圈发短视频
与大家分享。

热爱种花赏花的母亲对马鞭
草科的花卉甚是偏爱，记得以前家
里还没有栽种垂丝茉莉的时候，她
就在阳台种了好几盆龙吐珠，有白
色有红色。与垂丝茉莉同科同属
的龙吐珠，其枝叶也有几分相似，
但其花儿却是另一种形态。龙吐
珠的花芽是一簇簇伞型的花序，花
序上的小花苞会长成一个或白色
或红色的圆鼓状花萼，花萼打开
后，吐出一朵娇艳的小红花，小红
花再吐出几根长长的花蕊，一层接
着一层，神奇又好看。

母亲对那几盆龙吐珠悉心照
料，花儿盛开时，成为我家阳台上
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母亲经常说，好看的花儿要

与人分享，让大家都来种，这样我
们不仅在家里可以观赏，去别人
家里也一样能看到。记得那些年
的龙吐珠花季过后，母亲都剪枝
育苗，待花苗长好，再赠送给喜欢
种花的亲朋好友。

在母亲的热情分享下，没过
多久，我们去探望外公外婆的时
候，就看到舅舅家的阳台伸出一
簇簇龙吐珠的花儿。从母亲的老
朋友家门前路过，也会看到长得
枝叶繁茂的龙吐珠……

前两年，我和母亲逛花店时，
遇到那盆开着几串花儿的垂丝茉
莉，和龙吐珠相比，长得更美更
仙。虽然价格比普通的花儿贵了
许多，我们还是毫不犹豫买了回
来。垂丝茉莉花开过后，我也学
着母亲的样子，把一些修剪下来
的枝条扦插育苗，送给亲朋好友。

日月更迭，花开花落。前些
日子，我惊喜地发现，春节花季后
刚修剪好的垂丝茉莉，又长出了
一根根嫩绿的花序，预告着下一
趟的花事即将开启。

我有一帘幽梦，梦里有串串
珠帘随风飘摇，梦里有亲爱的妈
妈……

一帘幽梦 ■ 黄海樱

上章说到树脂总厂保卫科长陈桂为了父
亲的换肾手术费，经副科长刘宏宏牵线前去
寻求印尼华侨波叔的帮助时，波叔爽快答应
并开出了一个可以让陈桂免于还钱的条件。
那就是陈桂得替他在江南市卖“货”。什么

“货”？俗称白粉、快乐丸一类的毒品——这
让陈桂既震惊又害怕。而给他介绍认识波
叔的刘宏宏，在他身旁定定站着，丝毫不显
意外，看样子他早就知道是这么一回事。

原来波叔在印尼竟是靠走私贩卖毒品
发的家，他说“货”由他向陈桂提供，陈桂只
要在接下来的半年时间当好“拆家”，为他
打开江南市的市场销路，那么半年过后，不
仅不用陈桂还那四十万的手术费借款，还
愿意把这段时间“散货”所产生的利润分五
成给陈桂。

看着眼前向他抛来“诱饵”的波叔，陈
桂一时竟不知此人究竟是来打救他的“神
仙”，还是要将他推上不归路的“魔鬼”。陈
桂当然知道贩毒是很严重的违法犯罪行
为，贩卖的毒品达到一定数量，是会被判刑
杀头的。但父亲正躺在病床上等待巨额资
金换肾，已到了火烧眉毛的地步。怎么
办？陈桂内心无比纠结痛苦，既惊惧无措
也疑虑茫然。

波叔从陈桂的面部表情变化，看出陈桂
的顾虑和担忧，便进一步说：“你放心，半年
后我会帮你办理印尼国籍护照，若有风吹草
动，马上送你和你的家人一起出国定居。”陈
桂听到这里，心中盘算：这事自己不干，也会
有别人干；自己不干，就救不了父亲；自己不
干，却又知道了波叔的秘密，波叔会放过自
己吗？想明白了自己已无退路，便一咬牙答
应了同波叔“合作”。当晚，波叔拉着新晋

“头马”陈桂和刘宏宏详细商量了卖“货”的
销售策略、行动方案和保密规定。

其实，波叔到江南市“开疆辟土”已有
一段时日，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之所以拉来
陈桂和刘宏宏两个当地人做“马仔”，是为
了更方便“散货”，进一步扩大市场。这一
点，陈桂和刘宏宏没有让他失望，两人接手

“生意”后的一年里，经他们手的毒品在江
南市泛滥成灾，无论是走货的下线还是吸
食人员数量都剧增，诱发了许多犯罪现象，
严重威胁社会治安稳定，引起了省委的高
度重视，责令江南市加大禁毒力度，深入开
展严打整治活动。

为此，市委书记许东召开市委常委会，
专题研究江南市的禁毒严打活动，决定在
全市召开一个声势浩大的“严厉打击毒品
犯罪，推进禁毒综合治理”誓师大会——这
才有了岳云太电话里向龙涛明请示谁参会
这件事。可谁知竟然这么凑巧，龙涛明指
派去参加这个誓师大会的人就是陈桂。

到了誓师大会前一天，检察院和公安
局接到市委办通知，要在会上宣布逮捕一
批毒品犯罪分子，检察院急追罗为斌送批

手续。罗为斌在半年前已从刑警一大队副
队长，转调提拔为禁毒大队队长。这时，罗
为斌刚从检察院批捕科出来，他的表情并
不轻松，因为他知道明天宣布批捕的十五
个人，不过是江南市毒品市场上的小鱼小
虾，真正的幕后人物还没找到。近段时间
韩劲局长多次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打击毒品
犯罪问题，让他感到压力很大。

罗为斌回到禁毒大队办公室，立即向卧
底蒋刚发出了紧急联系信号。三个月前，禁
毒大队通过电信数据，发现多起毒品交易都
与树脂总厂的总机电话有关。罗为斌怀疑
树脂总厂有“大鱼”，于是通过市局，从省禁
毒总队要来了警校同学蒋刚，再通过韩劲，
把他安排到树脂总厂办公室当综合管理员。

随后，罗为斌和蒋刚到达接头地点江
滨公园。两人均乔装了一番，同样身穿运
动服，各自背着羽毛球拍袋，扮成到公园来
运动的球友。一见面，罗为斌便迫不及待
地问蒋刚：“有新情况吗？”蒋刚低头摆弄着
球拍，答：“树脂总厂人太多了，有几个怀疑
对象，但还没能锁定目标。”罗为斌神情凝
重，再问道：“技侦给你提供了三通实时电
话，找到拨出的分机没有？”

“找是找到了，但经我排查，都没破
绽。”蒋刚稍作思索，接着说：“我怀疑他们
是从电话线路上接机打的电话。树脂总厂
有三百五十五台分机，电话线路错综复杂，
排查难度大，我一时还没想好怎么开展侦
查，听你指示了。”

罗为斌弯腰从路边捡起一块石子，借
此动作自然地前后左右张望一下，确定周
边没有可疑的人，才同蒋刚说：“我判断藏
在树脂总厂的会是个二手毒贩，这类做分
销的拿钱不会少，应该不会是普通的倒班
工人。所以，你近期要把重点从电话排查
转到总厂的管理人员排查上来。”“好！”蒋
刚感到有道理，表示坚定执行。

谈完工作要务，他们又聊到了生活。
罗为斌问：“小凤知道你来江南市吗？上次
局里见面时间短，没来得及问你。”“我来江
南市前就分手了。”蒋刚无奈地摇了摇头。

“为什么？”罗为斌惊讶地停下了脚步，侧身
望着蒋刚。

罗为斌之前到省城出差时，都有约蒋
刚及他的女友小凤见面吃饭，印象中小凤
是个美丽善良的女孩子。蒋刚喃喃解释
道：“小凤父母坚决反对我们继续交往。因
为小凤爸两次要调我到政府工作，我都不
答应去。我同小凤分手没几天，她爸就给
她介绍了一个官二代，现在他们都已经旅
游结婚去了。”说罢，两人都陷入了沉默，一

时无话地走了一段路。
而当蒋刚想着前女友小凤时，罗为斌

也想起了自己一直思慕着的韩小倩。他
突然生出了一股与蒋刚“同病相怜”的感
觉，蒋刚与小凤是相互喜欢但被父母反
对，他和韩小倩倒是双方父母都赞成支持
了，可自己却始终得不到韩小倩的心。想
到这，他忍不住向蒋刚打探道：“你同小倩
在一个办公室，她最近好吗？”“她好着呢，
天天跟在龙涛明身边，不仅工作顺风顺
水，还……”蒋刚突然停顿，犹豫一下后接
着道：“据我观察，小倩和龙涛明在谈恋
爱。”这话像一发炮弹击中了罗为斌的胸
口，顿时炸得他头晕目眩，蒋刚再说什么，
他一句话也听不进耳了……

这天，罗为斌同蒋刚分别后，失魂落魄
地回了家。这个铁骨铮铮的小伙，一想到
从小同自己一起长大的青梅如今已另有所
属便心如刀绞，瘫倒在了客厅的沙发上默
默泪如泉涌。一会儿，为斌妈从房间走出
来，见状大惊，赶紧坐到沙发边上拍着罗为
斌的手臂，颤抖着声音喊他：“斌儿，你这是
怎么了？别吓妈啊！”罗为斌双手捂住自己
的脸，伤心得泣不成声，呜呜地说：“妈，小
倩和别人谈恋爱了！呜——呜——”

罗为斌三岁时，他爸罗笑民就牺牲了。
组织上照顾，将原本在市公安局托儿所做炊
事员的为斌妈调到了图书馆去当管理员。
二十多年来，许多人帮她介绍对象，她一概
拒绝，只一心一意将罗为斌抚养成人，她把
儿子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宝贵。看到儿子
伤心欲绝的样子，她也难受到了极点，急得
眼泪也出来了：“斌儿，你爸在战场上救过韩
劲，对他有救命之恩，他们早约定好了是要
把小倩嫁给你的，你先别伤心，我现在就去
找韩劲讨个明白！”

罗为斌家和韩劲家同在公安大院，为
斌妈睡衣也没换，冲门而出，五分钟就来到
了韩劲家。正巧碰上张老师拿垃圾出门
倒，不顾张老师笑脸招呼，为斌妈气鼓鼓就
往里闯。然后一屁股坐到客厅正对大门口
的那张沙发上。张老师察觉情况不对，连
忙把垃圾放在门外墙边，快步进到客厅来
大声喊着：“老韩，老韩，大嫂来了！”

本就刚下班回到家一会的韩劲，听得
客厅传来老婆的呼唤，此时一脸疑惑地从
里屋走了出来。为斌妈一见到韩劲，“哇”
地一下大声哭了起来。这可把韩劲和张老
师都整蒙了。

眼见为斌妈越哭越伤心，斜趴在沙发
背上啜泣抽噎不停，着急知道情况的张老
师跑到茶几前，拉开茶几底的抽屉拿出风

油精，然后坐到她身旁，一边帮她按擦太阳
穴，一边柔声安抚她，好让她尽快冷静下
来。又过一会儿，为斌妈终于不哭了，冷静
了一点。突然，不知她从哪里来的劲头，从
沙发上站起身来挺直腰杆，右手指着韩劲，
兜头就问：“韩劲，老罗是不是在六二年打
印度佬时救过你？”韩劲答“是”。“老罗走
时，是不是同你定过儿女亲？”韩劲依然答

“是”。“那你为什么背信弃义，欺负我孤儿
寡母？”这第三问就弄得韩劲一头雾水，不
知该如何作答了，只好低声劝为斌妈说：

“大嫂，别急！有话慢慢说，天大的事情都
可以商量。你先和我们说，到底是发生什
么事？”“你女儿同别人谈恋爱了，这可让我
家为斌怎么办？他现在伤心得都不想活
了。万一为斌想不开有个什么闪失，还留
我这副老骨头干什么啊！”

此话一出，韩劲夫妻才明白过来，原来
小倩瞒着他们偷偷谈恋爱了，对象不是罗
为斌！张老师愣了神，她深知女儿秉性，暗
想这下子原来两家说好的婚约可更不好办
了。韩劲虽觉得突然，不过以他的历练很
快就镇静下来。他想，眼下只能先控制住
局面，安抚好为斌妈，至于女儿偷谈恋爱这
事得再作打算。

韩劲示意张老师泡来家乡浮龙湖绿
茶，接过后双手递到为斌妈面前：“大嫂，笑
民哥在天可以见证，我韩劲绝不背信弃
义！为斌这孩子，在我老两口心里，早就是
我们的女婿了！再说小倩恋爱这事，我和
张老师也是现在才知道。小倩自小没教育
好……”话说到这里，韩劲瞟了一眼张老
师，接着说：“小倩过于任性，像我一身犟脾
气。但你放心，她的婚姻大事还是得听我
们家长的。她如果肆意妄为，我就赶她出
家门，当没有她这个女儿！”

为斌妈将韩劲说的每个字都听入脑
了，也知道自己冤枉了韩劲，自己突然跑他
家来撒泼闹了这么一出，实在太过冲动失
礼了，一时不好意思起来，脸上露出羞赧之
色。可转念又一想，儿子的婚约问题还没
有解决呀，进而用求救的眼神和语调问韩
劲：“这事可怎么办啊！”

从来清官难断家务事，韩劲哪知怎么
办啊。这时，张老师叹了口气，同为斌妈诉
苦道：“大嫂啊，我不把你当外人。平常我
们一家三口算是其乐融融，但每次只要一
说到为斌同小倩的婚事，他们父女俩肯定
吵个天翻地覆，弄得家里总不愉快。我是
劝得一个，劝不了另一个，左右为难啊！”

为斌妈右手搭在张老师肩上，轻轻地
拍了拍。张老师顺势用左手抓住为斌妈的

手背，小心翼翼地试探：“大嫂，你家为斌是
个听话的好孩子，你看要不劝劝他——”为
斌妈知道张老师想说什么，马上接话：“为
斌跟我说，非小倩不娶！如果小倩找了别
人，他……”说到这里，眼泪又流了下来。
三人正为两家儿女的感情纠葛犯愁，这时
门锁传来响动，是韩小倩下班回来了。

韩小倩换好拖鞋，一走进客厅便敏锐
地察觉气氛不对，脸上原本扬着的笑容一
下子收了回去。她猜测多半又与罗为斌有
关，于是看也不看爸妈，只向为斌妈打招呼
说完“阿姨好”便想赶紧闪人，转身就要往
自己的房间走去。韩劲厉声喝住她：“小
倩！给我站住！”

小倩血管里流着的是与韩劲相同的血
液，都是吃软不吃硬的性格。她站定了，但
没有慌乱，回过身来淡定地望向韩劲。韩
劲直接问她：“你是不是谈恋爱了？”小倩也
不示弱：“是又怎样？不是又怎样？这是我
个人的自由！”

张老师插话了：“小倩，不要用这样的
语气同爸爸说话！”小倩在婚恋这件事上向
来以自己感受为重，早表明了不愿受父母
摆布的态度，很不耐烦地怼了爸爸一句：

“外面社会上还有那么多案件没破呢，您倒
闲得侦查起我的事情来了。”

韩劲听得火冒三丈，但也知道对她发
火没用，便吸口气压住了火气，改为动之以
情地说：“女儿啊，你父亲我这条命是为斌
爸从战场上捡回来的呀！没有我，哪有你
呀，咱们做人要懂得感恩啊！”

这番话小倩从小听到大，不是没有触
动，但她还是坚持认为爱情不能与恩情混为
一谈。她把目光转投在为斌妈身上：“阿姨，
您和罗伯伯、为斌哥都是好人，也都是我家
的恩人，我会记在心里。可我没有办法同为
斌哥在一起，对不起！我真诚地祝愿他早日
找到有缘人。”撂下这段话，小倩便果断地走
回了自己的房间，惹得韩劲怒气直冲嗓子：

“小倩！我不同意你现在谈的那个人！”
唉，又是一场没有结果的争吵。张老

师回想起女儿近来甜蜜快乐的样子，确认
她是真的谈恋爱了。可到底是同谁谈的
呢？小倩肯定是不愿说的。她顾不上还在
愤愤生气的韩劲，小声地问为斌妈：“大嫂，
你知道小倩在同谁谈恋爱吗？”这可把为斌
妈问倒了：“斌儿只说她谈了，但同谁谈我
也没来得及问清楚。”

韩劲觉得张老师问得好，女儿到底同
谁谈的恋爱，谈了多久，两人发展到了什么
程度？这些问题才是他们夫妻最该先弄个
明白的。于是他对为斌妈说：“大嫂，你今
天回去问问为斌，然后将情况告诉张老师，
我再来想办法。”为斌妈方才已亲眼见到了
韩小倩的态度，深知也只能暂时如此了。

罗为斌是否会告诉为斌妈，韩小倩在
同谁谈恋爱？而罗为斌、韩小倩及龙涛明
三人之间的感情纠缠又将如何发展？请看
第十五章。

第十四章

◎小说连载

■阿明



树上的嫩芽儿呼朋引伴
在山前屋后与天公豪情对饮
一众苦行僧沿着海岸线，不紧

不慢
走向海角天涯的朝圣处
春雨尤来紧，亲密伴着疏离
红了脸的芒果招摇着
引着争春的鸟儿尽情啃食
戴着蓑笠的行者怀揣信念
与疾驰的马拉松爱好者相遇
到达是共同的冀望

为了通关，便义无反顾
一个用双脚丈量普渡众生的路
一个用距离藏起对生活的寻找
写下的都是未来和希望
避开的无非惆怅与迷茫
在这南方的红树林旁，绿了清

明前的风
红日骤出，将深蓝泄在了海里
搭乘云梯的鸟儿
抚去浓云
看到蔚蓝且深邃的笑

寻 ■ 梁占庭


